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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
“
闲适之乐

”

杨 胜 宽

内容提要 苏轼一生,数遭贬谪 ,然所作诗文,多 闲适之乐 ,且与白居易相较 ,咱 有
特点。他所体认的闲适之乐 ,其含义比白居易更深刻、更丰富,表现为旷达 `心境 ,忘身化

外。
“
适意为悦

”
表现出苏轼的苦乐观和价值观 ,这种生活姿态,超越了物质因素和生活

形迹 ,臻于委顺自然、纵浪大化的精神境界 ,与 前代失意文人的心境 ,亦有异同。

关键词 苏轼 人生态度 闲适之乐 白居易

苏轼晚年遭贬岭海时,唯以陶(潜 )柳 (宗元)二集相随,视之为
“
南迁二友

”
。而从苏轼的一生

行迹和他的性格看,与陶渊明已自不同。陶公敢为不折腰向督邮小儿而毅然挂冠 ,归隐田园;苏轼

一生虽受众多比督邮远为卑鄙凶恶的小人之围攻迫害,却始终没有迈出归隐的一步。若与柳宗元

相较,二人性情差异就更为明显了。柳因政治斗争遭贬 ,在永在柳 ,始终没淡化对政治遭遇的忧

愤,其在两地所作诗文,无一不饱含着这种情感。最终竟因抑郁忧伤而死。苏轼数次遭贬 ,浪迹天

涯 ,老境凄凉,实非宗元可比,所作诗文不仅无愁苦乞怜之态,反多闲适旷达之趣 ,竟能活着北归 ,

实为奇迹。如此不同的归宿是两人不同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决定的。

将苏轼的行迹和性情与前人相比,彼此最接近的,无疑应是乐天派诗人白居易。苏轼曾言 :
“
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

”,已揭示了他
“
师范”前贤各有分际。自然,唐宋两代的政治情势、

文化环境和士人心态又有差别,这种时代差别也体现在白乐天与苏东坡对
“
闲适之乐

”
的不同感

受上。总体上讲,白 氏的
“
闲适之乐
”
,离不开物质的基础,他诗中流露的某些满足感和炫耀之辞 ,

使其高雅的闲适之趣难免有庸俗的杂质,其闲适之乐的内涵还显得较为单调和肤浅;苏轼的
“
闲

适之乐
”
,则 自始至终具有抗御物质诱惑的色彩,并在苏轼的人生进程中沿着超然物外的方向诼

步深化和发展;他对
“
闲适之乐
”
感受最深的时候,不是在其志得意满、官高禄厚之时,而是在其物

质生活匮乏,处于人生极度失意之时。苏轼中年以后的这种生活乐趣 ,显然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

地丰富了内涵 ,并具有与内在生活意识更为和谐统一的意味。这样 ,“闲适之乐
”
就由
“
闲
”
的表象

提升到了发自心灵性情的
“
适
”
的深层次,是苏轼思考人生、丰富人生、美化人生的一部分。

一、东坡慕乐天 :闲适之乐

宋哲宗元 i右元年(10S6年 ),苏轼结束谪居生活,起知登州。不数日,即被召入京 ,由 中书舍人

而翰林学士、而知制诰、而为侍读学士 ,迁擢之速 ,实为特例。元佑二年
(10S7年 ),苏轼回顾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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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连续升迁 ,不免感慨系之。《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 ,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 ,次韵绝句四

首 ,各述所怀》诗 ,即表达了作者当时心境。其四云 :

微生偶脱风波地 ,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土 ,世 缘终浅道根深。

诗下有作者
“
自注
”
云 :“乐天自江州司马 ,除忠州刺史 ,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 ,遂拜中书舍人。轼虽

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 ,起知文登 ,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 ,大略相似 ,庶几复享此翁晚节

闲适之乐焉。
”[闸

诗中所言
“
风波地
”
,即指遭贬谪居之地。东坡能从中解脱 ,纯属朝廷政局变更 ,并非真有

“
因
”
,故视之为

“
偶脱
”
。
“
铁石心
”
乃用宋瑟典故。皮日休《梅花赋 ·序》:“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 ,贞

姿劲贡,刚态毅状。疑其铁石心 ,不解吐婉媚之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 ,得南朝徐 1

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后苏相公味道得而称之 ,广平之名遂振。呜呼!以广平之才 ,未为是赋 ,
则苏公果哏知其人哉?将广平因于穷、厄于厥,然强为是文耶?” E2]宋瑟于唐睿宗时反对太平公主
干预朝政 ,力主李隆基继承大位 ,并奏请公主就东都。李隆基惧为公主所趁 ,乃表奏加罪于璩,踝

乃由同中书门下三品贬为楚州刺史 ,历魏、兖、冀三州刺史及河北按察使,不得还朝匚卩彐。皮日休所

谓
“
广平因于穷、厄于踬,强为是文

”
,盖谓宋璩因贞刚劲直而获罪 ,既因卮穷踬,乃寄情于梅花,寓

其孤傲不媚于俗之人格操守,未必作虚情为文也。东坡移用此典 ,切其既遭窜而禀性高洁之意,谓

自己参透俗世是非荣辱,心若铁石,不为所动,故后二句有
“
定似香山老居土 ,世缘终浅道根深

”
之

叹。

从东坡诗及其
“
自注
”
领会其命意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不仅仅把自己与乐天相类似的

“
出

处老少
”
作比拟 ,而特别将遭贬的一段经历加以了突出,这正是洋溢于全诗的情感基调。二是对于

“
闲适之乐

”
内涵的确认 ,作者显然不只是停留在对高官厚禄、望显位崇的自我陶醉 ,恰恰于看似

功成名遂的世俗价值取向之外 ,特别重视了对
“
世缘
”
的鄙薄 ,对

“
道
”
的企慕。因此 ,如果只把东坡

的
“
闲适之乐∵理解为一种对眼前既得名利的满足与炫耀 ,那便是对此老的误解甚至诬枉了。因为
经历黄州之贬 ,东坡的价值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对人生的真正乐趣 ,生活的真正价值 ,

有了不同于流俗的深刻理解
[‘彐。

苏之慕白,本为东坡诗中一再表明,却在身后引起众多的争议。如关于白苏对各自进退出处、

年齿俸禄 ,均在诗中有不少叙述咏叹 ,洪迈以为这是二公性情坦率、随遇而安的共同之处「
51,但
也

有丿、认为两人甚为不同。兹引两条于后。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云 :

空乐天号为知理者 ,而 于任宦升沉之际,悲 喜辄系之。自中书舍人出知杭州 ,未甚左也 ,

而其诗曰:“朝从紫禁归,暮 出膏门去。
”
又曰:“委顺随行止

”
。又曰:“退身江海应无用 ,忧 国朝

廷自有贤。"自 江州司马为忠州刺史Ⅱ,未为超也 ,而 其诗日:“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
前。
”
又云 :“五十专城未是迟

”
。又云 :“三车犹夕会 ,五马已晨装。

”
及被召中书,则 日:“紫微今

日烟霄地 ,赤岭莳年泥土身。得水鱼还动鳞磁 ,乘轩鹤亦长精神。
”
观此数诗 ,是未能忘情于仕

宦者。东坡谤琼州有诗云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 与穷达俱存亡 !”要当如是尔。

黄澈《砻溪诗话》卷八云 :

乐天谪浔阳,(元 )稹寄《在绛》诗云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

起 ,暗风吹雨入寒窗。
”
白谓 :“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复贻三韵

云 :“忆昔封书与君夜,全銮殿后欲明天。今夜封书在何处?庐 山庵里晓灯前。
”
去来乃士之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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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不应如此之威威也。子晗《送文与可》云 :“夺官造去不自觉,晓梳脱发谁能收。
”
推之前

诗 ,厥论高矣。

两人均对白乐天执著于人生得失、进退出处略有微辞 ,认为他不及苏东坡看得开 ,真正能够旷达

处之 ,荣辱不惊。

也有对二人性情发露、人格操持发表不同看法者。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论其
“
异
”
:

东坡希慕乐天,其诗曰:“应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
然乐天酝藉,东 坡超迈 ,正

自不同,魏鹤山(了 翁)诗云 :“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弹泪送人归。谁言苏白能相似 ,试看风帆

,赤壁矶。
”
此论得之矣。

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论其
“同
”
:

白乐天为忠州刺史 ,有《东坡》、《种花》二诗 ,又有《步东坡》诗云 :“朝上东坡步 ,夕 上东坡

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
本朝苏文忠公(轼 )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

章皆主辞达 ,而 忠厚好施 ,刚直尽言,与 人有情,于物无著 ,大咯相似,谪居黄州 ,始号东坡,其

源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然据叶寞所考 ,东坡之慕乐天 ,并非始于黄州以东坡为号时。其碎杭《吊海月辨师》诗 ,已有

f乐天不是蓬莱客,凭仗西方作主人
”
之句。知密州《和张子野竹阁见忆》诗则云 :“桕堂南畔竹如

云 ,此阁何人是主人?但遗先生披鹤氅 ,不须更画乐天真。
”
又于熙宁九年 (1076年 )为韩忠彦作

《醉白堂记》,极力称赞乐天
“
死生穷达 ,不易其操 ,而道德高于古人

”
;及
“
齐得丧、忘祸福 ,混贵贱 ,

等贤愚 ,同乎万物 ,而与造物者游
”E6]的处世态度 ,都足以证明东坡之慕乐天 ,几乎从其步入仕途、

受到人生挫折时便表现出来了
E7]。

不难看出,随着苏轼步入功名场中,一直便经受着实现人生社会价值与保持个性自由、人格

高沽理想追求二者的矛盾冲突 ,这种内心矛盾随着所遭遇到的熙宁变法势力对他的排挤而日益

变得强烈。故这期间作的诗文 ,例不出对山林清幽之景、翘首出尘之姿的向往 ,寄寓其淡泊功名欲

念、亲近自然、保持个人率真纯朴的性情志趣。及遭
“
乌台
”
诗祸 ,身陷囹圄,生死不自保 ,使他对生

死、荣辱、得失、物我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 ,他对
“
闲适之乐

”
的理解 ,便大大加深了,甚至

出现了与白:乐天感触不期而遇 ,乃至于
“
雷同
”
的体验的情怀。吴斤《优古堂诗话》云 :

∶ 东坡《定风波序》云 :“王定国歌儿日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予 问粟 :‘广南风土 ,应
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 ,便是吾乡。

’因用其语缀词云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

是吾乡。
”予尝以此语本出于乐天,东坡偶忘之耶?白 《吾土》诗云 :“身心安处为吾土 ,岂 限长

安与洛阳。
”
叉《出城留别》诗云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
又重题云 :“心泰身临是归处 ,故

乡可独在长安。
”
又《种桃杏》诗云 :f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

吴氏罗列了一系列证据 ,证明东坡似有
“
掠美
”
之嫌。其实 ,处身于相同的人生境遇中 ,必然产生相

似的感受 ,是歌妓所感 ,还是东坡所感 ,并不重要。
“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
,不仅东坡在黄州赖此而

度过人生的一次最沉重的灾难 ,还在其后来远贬岭海、真正的达
“
海角与天涯

”日寸,确保他老境投

荒、全身北还 ,创造了一大奇迹。倘要列举苏诗
“
雷同
”
用于白诗的例子 ,就不胜枚举了 ,如 :

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其良图。
[:]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题 ,不辞长作岭南人。
E9〕

三年瘁海上 ,越峤真我家。
D° ]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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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角黎家三、四1童 ,甲 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112∶
只要翻检∷下苏轼岭海诗作,这类称心而道、饱含感情的汗句空前撑多:饰右苏轼谪黄时期

外身:逆境而能随遇辄安,尚有几分勉强和强压愤懑的意味,那么。当其被窜岭海时,那种类似颜

子
”
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

”
的圹达心境,闲适之乐,就完全是自然雨然,发 自内心了。应该说 ,

尔坡啤年所体认的闲适之乐,其含义比白乐天更讶刻、更丰富ρ这景甲ヵ白琴揖有经刀苏轼啤年
的不苹,反倒满足在洛下醉吟唱和,陶醉于丰厚的俸禄满足之中。       = ∶

 ̈      二、闲适之乐的根本意蕴 :心闲与意适 ∷   .∵

在拙著《苏轼人格研究》中,专章讨论过苏轼超凡脱俗、美化人生的追求和表现形式,如·山水

之乐、追求
“
清
”
的人格与艺术境界、追求天情放逸的人年乐趣等 ,也专开

-琛讨过苏轼的饮酒与梦

境对入生乐趣及艺术创造的影响”
彐,这些都成为苏轼调适人生、安顿心灵的生活侧面,使他能够

在遭遇重大政治打击和生活苦难时保持乐观的精神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成功地度过了一次又一

次人生苦难。这一切 ,作为生活磨难提供给苏轼的经验,使他懂得了 :人的精神力量 ,是任何外来

打击难以直接摧毁的;只要∵个人在精神上抗争进珥 ,目强不息?就能够啦胜丁切现寒挑战,茯得

最终胜利。             ∷ ∷ ∷   ∷  Ⅱ  ∵∷∷∷   ∶
前人关于苏轼何时希慕白乐天,即在什么时候真正认同了白:乐天的牛活方式和份镡观念这
一问题 ,或者可以追溯到入仕之初,甚至可以说是苏轼的禀性 ,与生俱来便有∵种发现生活乐趣
的天赋。如苏辙在《武昌九曲亭记》中所述 :∷                     ∶ ∶    1∶        ∶ . ∶ 、  : ∵̄∷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 山可登,有 水可浮,子赡: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
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莲天下之乐
无穷,而 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 ,未有不哂然目笑者也:I|,:∷  j
然而 ,即以苏轼的山水之乐而论,不同人生阶段是迹:近丌宰异的。少年时代出于禾性 ,固不待
言;入仕初期感受离乡背亲、骨内分别之苦 ,游山玩水更多地被用作排遣生活寂寞、情感孤独的手
段 ;亻卒杭期问特

'多
讴歌湖山、往还方外之思,这应是受到政治排挤、人隼木芯难以实现时的;t种慰

藉,并i具是带着些许苦闷与无柰的慰藉1谪黄期问的体认叉自不同。羡周围的生活处境 ?身外的功
名荣辱,已不再是个人是否愿意迫求和选择,而是一,切剥夺殆尽以后当作t罪臣∵被强置于这一境
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外求已为情势所不许,只能反诸自身,内求于已o苏轼谪黄时,在诗文及
尺牍中一方面感叹世态炎凉、友崩故旧不乏抛弃彼比友情交:谊者。另∵方面,他;又婉拒了不少体
已叩衣苄

^的

关怀-bˉ帮助,不忍心让他r】为∷自己担心、痛苦,决心独自承翼∵切、戗胜一切。这表

明,莎轼已十分明白,当时情境,只有自己可以挽救自己:来目异已的力量,乖论是恶意还是善意
的都下熊林根本上影响于他。因蝎,苏辙《武昌九曲亭记》所谓t禾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

”
云

云,固然不会出自未尝迁谪滋味者之口?甲 ,也并非少年莎轼所熊铃认,乃疑应该是谪居时的苦乐

队的o心厣.翠∷这·种个
^巾

:内在感受,不仅有鲜明

慈u莎筇萃驷:叮羽的四篇散文汐哪Ⅱ∷∶ f∶Ⅱ
〉
}月呷罕礻甲:勹客夜游赤芈F珥汪山之綦暴.
国风:吞

^物

胄墀、周瑜坤癸豚犁?可洱流卿咚:尸
烹叹来。苏子解之曰:  Ⅱ∷∶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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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亦知乎水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 ,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

观之 ,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 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 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
之间,物各有主,苟 非吾之所有 ,虽 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 ,与 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

声 ,目 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 ,用 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面对同样的江山水月 ,何以两人有如此之大的悲喜差异?关键就在于不同价值观对情绪的影响。

只有
“
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

”El田
,“游于物之外

”E1饲 9才能睹物兴乐 ,而不睹物生悲。《超然台赋》

云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玮丽也。
”
出于主观认识的

“
观
”
,是取得
“
乐
”
的

关键 ,苏轼讲观物的
“
变
”
与
“
不变
”
,由于
“
观
”
法不同 ,也就一悲一喜 ,所感迥别了。善于

“
观
”
物的

人 ,也就是能
“
自达
”
的智者

E:9]。
善待人生、热爱生活的人 ,才能处处感受到乐趣与满足 ,甚至可以

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 ,感受到心闲意适 ,妙趣横生。

《记承天寺夜游》更是-个极好的例子 :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 ,解衣欲睡 ,月 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 ,遂至承天寺,寻

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 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 中藻荇交横 ,盖竹柏影也。何夜无

月,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E193

文章所写的生活片断极为平常 ,只是作者晚上在承天寺赏月,在月下漫步 ,观看竹柏在月下的投

影。可作者笔端洋溢的
“
闲人
”
情趣 ,以及月夜的静谧之美 ,倒是一般人失之交臂 ,从眼皮底下放过

的。原因很简单 ,一般人不一定具备东坡那种物我一体的亲切 ,那种心闲意适的情致 ,以及善于观

物的生活态度。

类似的情怀 ,亦见于这一时期苏轼的题跋、杂著和尺牍中。《临皋闲题》云 :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 山风

月,本 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与王庆源尺牍十三首》其五云 :

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云涛接天,扁 舟草履 ,放浪山水间。客至,多 辞以不在 ;往

来书疏如山,不 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尝有此适。

晚年流窜岭海的苏东坡 ,悟此更入化境。作于哲宗绍圣元年 (10g吐 年)的《记游松风亭》云 :

余尝寓居惠州嘉裕寺 ,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望亭思宇尚在木末,意

谓如何得到?良久,忽 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 !”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

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 ,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E2°彐

作于元符元年(10g8年 )的《书海南风土》云 :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 无不腐坏者 ,。人非金石 ,其何能久?

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 ,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 ,习 而安之 ,则 冰蚕

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窝此觉于物表 ,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 ,流金之暑 ,无所措

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 ,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2°彐

苏轼特别强调了他月围生活现象的
“
悟
”
与
“
觉
”
,通过作者的体悟应用 ,成为他迟暮之年战胜

天涯之窜的精神财富。当此之时 ,生活的因苦 ,环境的险恶 ,不仅不能够摧辱其身 ,反倒成为他领

悟生活哲理、焕发精神力量的推助因素。此时所表现的乐观精神 ,以及心闲意适的生活姿态 ,已完

全超越了物质因素和生活形迹 ,芽于委顺自然、纵浪大化的精神境界。所谓无物不可观 ,无往不可

乐 ,苏轼进入了实践理性的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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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闲适之乐 :失意文人
“
带泪的微笑

”

苏轼的闲适之乐 ,在两次大贬谪时期表现得最突出。这恰与白居易遭贬期间追求闲适之乐相

似。不仅如此 ,通观中国古代各朝文人对闲适乐趣的追求 ,都无不说明这一点 ,即闲适作为一种士

人的生活情趣受到重视或推崇 ,或者因为一个时代社会动摇 ,政治气候异常 ,士人为保全个性自

由、不随流俗而向往闲适之趣 ;或者因为个人处于仕途逆境之中,既不能实现政治抱负、兼济天

下 ,又不甘心就此消沉、自暴自弃 ,便以闲适为乐,随遇而安 ,优游卒岁,等待新的政治机遇。不管

哪种情况 ,都令士人因与现实抒格不入而苦闷悲愤 ,带有许多无可奈何的情怀。尤其是文人处于

忠而道贬、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境地 ,不得已而寻幽探胜、游戏笔墨 ,其旷达乐观的言辞和表象之

下 ,往往深藏着无奈的失意、难言的穷愁。他们的闲适之乐,称之为
“
带泪的徵笑

”
,是再恰当不过

了。自然 ,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文人 ,闲适之乐的表现形式是大不相同的。柳宗元在永州游山玩

水 ,看似逍遥自得 ,实际上并未真正忘却政治失意 ,所以他的《永州八记》,篇篇都流露出作者内心

的抑郁与哀愁 ,“堙厄感郁一寓诸文
”
,读之令人悲恻r27]。 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不愿

心为形役 ,辞官归隐 ,他那
“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
的闲适情致 ,为千古文人所向慕。可鲁迅却

说 :“除论客所夙服的
‘
悠然见南山’之外 ,也还有

‘
精卫衔微木 ,将以填沧海 ,形天舞干戚 ,猛志固

常在’之类的
‘
佥刚怒目’式。

”E23彐这说明陶渊明归隐色是出于不得已,不完全满足于隐居田园的

闲适生活,还要偶显
“
金刚怒目

”
的真容。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在旷达高雅的精神主调之中,不时夹

杂一些计较得失荣辱的庸俗成分 ,无怪乎苏轼一方面对他极为倾慕 ,另一方面又要嘲笑他的
“俗
”E2‘ ]。 就苏轼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看,他无疑是大大丰富并提升了闲适之乐境界的文人代

表。在他的闲适乐趣中,也最少矫饰失真的成分,并且愈到晚年 ,这种乐趣就愈加真淳、自然,但这

并不证明苏轼追求闲适之乐就没有无奈,没有经过痛苦的自我调适。就连他晚年的闲适之乐臻于

化境 ,也只能证明苏轼对政治颀轧彻底失望,不再对自己迟慕之年抱有任河一丝功名企望,才最

终真正克服了-般失意文人的勉强与无奈 ,把追求闲适之乐视为人生最宝贵的精神价值,实现了
苏轼人格从思想行为的完全统一。

回顾一下中国文化史便可发现,强调自我、不愿汨没流俗的人生哲学 ,是老、庄一派道家思想

努力提倡的。而道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正是春秋战国时代机权勃兴、诈伪盛行的时候 ,“大伪

出而有仁义
”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
,这就是道家贤哲对时局的看法。令庄子尴尬的处境是 ,

即不能
“
材
”
,也不能
“
不材
”
,要全身避祸,只能游离于

“
材与不材

”
,“用与无用

”
之间。这种处境的

无奈,隐约流露在庄子《逍遥游》、《齐物论》等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优美文辞里。从《庄天 ·天

下》不难看出,庄子的后学认为,庄子的道术是在世人
“
茫乎何人,忽乎何适 ,万物毕罗,莫足以归

”

的迷惘之际应运而生,其目的是要为人生寻求一个精神归宿,调适心灵以与世俗处。司马迁也用
“
其言沈洋自恣以适己

”E25]评价庄子,说明庄子所创立的一套人生哲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

归宿问题 ,这本身即证明庄子深感当时生存环境之险恶,因迫无奈。

魏晋时期是庄学兴盛的时期。尽管当时的
“
名士
”
们采取更为激烈、主动的姿态来表现对名教

的反叛,对适己行为的放任,而其时代背后隐藏着的,依然是集权专制、篡夺频仍、诛灭异己。鲁迅

就此深刻地指出:“魏晋时代⋯⋯表面上毁坏礼教者 ,则实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

时所谓崇奉礼教 ,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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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不平之极 ,无计可施 ,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卯r看来魏晋反对礼教

的名士 ,采取了与庄子当时同样的方法 ;来抗御政治、伦理力量蒋人异化。因此 ,提倡
“
任已
”
、
“
适

己”,成为ˉ种时代风潮 ,后世认为这是那个时代士人觉醒、思想解放的标志。阮籍的《达庄论》、

《太人先生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都是抨击虚伪名教、提倡个性自由的代

表作。《达庄论》批判名教对人
′
的般喾:“残生害性,述为仇敌 ,断割胶体∫不以为痛;目 视色而不顾

茸之所闻”耳听声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疹萌则≡意尽;祸乱作则万物残

矣冫E卩叩在这里;院籍已明确把物欲视为不适性的主要危险J而世俗功名,正是满足物欲的主要手

蔹,故嵇康囟鄙夷仕宦萜与山涛绝交,自涫
“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目背;懒与慢相成:·⋯·又

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臼颓9任实之情转笃。
”
竟列
“
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拒绝了

故友拉其入仕的意图[2j]。 也许那位以秋凤
:起而思故乡鲈鱼脍而著名的张翰,他的娩点代袈了巍

晋名士的任性而为的价值取向
:∶ 巛世说新语。任娅、:“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夸为泣东步真1j哉儋

之白:‘ fm乃可纵适⊥时,独不为身后名邪

'答
自:‘使莪宥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
3K翰对青

史豳名的娩念j有悖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
`但
值得思寻的是,名士们何以要采取极端的态度。甚

荃荒唐的举止来表明与礼法之士的区别?何以妾把维护与气节与入仕做菅不可
:调

和地对立赳来0

姗 因为在专制政治日益强化的历史时代里,获敢功名不仅妻忠芟皙
∷ 辞亲∷曲痛∴舌

’
∶密卖屈芑求

巍逻琨裂毪蘑:∶恕嚣柔姜詹窑苫羼‰赢哭(YL虿责t蕊狩遽萜噬鼹畲
宁廨苡后:有些人禾杳流俗南鄙赭启利∵鞭挞时事:萁代侪是十芬惨重

i由
;jj扌 1瓿

:、

栋锸、南旁
ˇ
1·栅

康∵木幸被杀:像疏籍、陶拥萌⊥类侥幸谏全性命∴南:人 :共净谬率喾:隐枣不言,冖忄皋嵌其瘴幸
的J前入说∷晓藉k咏杯’之作“蕨曾诎嵌,归翘难求

’’Ez叼 ,就是明证。        ^ˉ
∶苏柢的时代J与魏晋柏比∵̄方齑专制集权I
放,斋直攵学创作睹莳有极人萝织牵附、痖蹈罪?

蛰挂黯复受孱凡隘 魍
苏轼由早年学习范滂、奋厉有天下志 ,到晚∠

查窑鹭唣卩扩耻玺勤霞窠耋愿离蓉金寝?套:查斧
挣耐了tu∶来,丽斌中磨人妍产生的珈

:段

悲樯:词 |

′′
由此,也许可苡说,赤柢在

′
人生矢砭谪莳崩j

孛   嬲
飞捶≡莒}拿11吾蹴窍吾:熹Ⅱ|||0Ⅱ∷∷∷Ⅱ匚3i参见丽旧唐书̀ 汆乐传、。

; ¨ ·    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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